母親，別把我帶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林月嬌

            「在這樣一個沒有上帝信仰﹝無法無天﹞的社會裡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一旦做起上帝來，後果恐怕不堪設想。」﹝註一﹞

                  頌讚曲：「奇妙的生命，何等奇妙」

記得我自母腹懷中產出，我與生母臍帶依舊相連之時，接生的醫師將滿身包裹在

血衣裏、纖弱細嫩的我，捧握在滿佈血水的雙掌中、輕置於生母豐腰柔腹的肌膚

上。喔！那是一座天上人間最舒軟的溫床。

在產道中我配合著生母陣痛頻率，奮不顧身地往人間鑽時，我倆在無言的默契中

，搭配得天衣無縫。若說人生如戲，那她是我人生戲裏第一個入幕的要角。

當醫護人員七手八腳地為我紮結臍帶、吸出口鼻胎液、擦點眼藥、測量體溫時，

    我手腳蜷曲、側臥著嗅聞到生母的體味，

        喔！那是人世間最馨香的氣息。

    我靜聽著生母心臟砰！砰！規律的跳動聲，

        喔！那是人世間最悅耳的搖籃曲。

那接觸到空氣的身子，讓我有極不安全的感覺。

    我想起剛剛游離母腹前那片安祥寧靜之處。

        左顧右盼、絞盡腦汁可就是找不著回歸之途。

            「哇！哇！哇！」

                心慌意亂之餘，我本能地表達無助之情。

頃刻間，我鼻聞一股濃郁沁心的乳香，

    它刺激著我腦海裡的每一條神經，

        也帶動了我身體上的每一寸肌肉，

            我將雙眼微睜，滿臉皺紋的毛頭，

                泥向那心跳傳動的出處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在那裡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驚喜地尋見─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創造生命的  神周詳密佈的程式定律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嬰兒哭聲與母乳脹溢同步運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在那裡，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滿足地吸吮著人世間最純真的瓊漿玉汁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在那裡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溫馨地沉浸在人世間最良善的母愛情愫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在那裡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喜樂地觸動到人世間最嬌美的女性光輝；

我告訴自己，我來到一個有親情、有溫暖的人間，

    在那時，

        養育我的母親將天賜玉露賞給了我，

            初乳的餵養，增強了我體內的免疫機能；

    在那時，

        生育我的母親以豐滿的胸懷纏繞著我，

            慈手的撫摸，減輕了我神經的鬱鬱不安；

    在那時，

        孕育我的母親用柔聲細語在我耳鬢呵護呢喃，

            心靈的悸動，內心情海深處迴旋盪漾；
    

    在那時，    

        我再次驚奇地發現──

            創造生命的主仁慈智慧的程式定律：

                嬰兒吸吮乳房與產婦子宮收縮同步運作。

「喔，奇妙的生命，何等奇妙！」

                  變調曲：「她是我的母親，別把我帶走！」

剎那間──

    風雲變色，天旋地轉，天翻地覆。

        儘管我手舞足蹈、拳打腳踢；

            儘管我張口伸舌、仰天長鳴；

                儘管我聲嘶力竭、痛哭不已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她們視若無睹、硬著心腸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們枉顧啼聲、開懷大笑地將我奪去，

是造物主作弄人？抑或是我生在地獄人間？

    襁褓中的我，為何早已體驗到人們為了達到目的、不擇手段地僭越神權？

    胎毛尚未脫盡的我，為何就此遇見人心不古、私慾橫流的世間醜態呢？

    「我！我是一個人嗎？」

    「倘若是，那她們為何從孕我、生我、養我的母親懷中將我奪去？」

    「哇！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？」

    「竊嬰嗎？」

　　　　　「不！他們是在光天化日下行動的。」

　　「綁票勒索嗎？」

　　　　　「不是！他們用紅紙包上議價將我買回。」

　　「領養嗎？」

　　　　　「也不是。他們說，我是他們的骨肉。」

在法律執行、以物易物和基因認證下，他們說，

　　孕母與我無瓜無葛！　

　　生母與我無親無故！

　　養母與我無關無干！

　　「天啊！我是誰？我是個人嗎？還是我只是個物件？」

　　「創造生命的神啊！出來評評理吧！

　　　　　不要讓我生得不東不西，( 若是東西，那就好辦！)

　　　　　　　不要讓我長得不倫不類，（人倫大亂！）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不要讓我活得不明不白。」（生命從何而來？）

                  進行曲：「他們說：『科技是我的神。』

　　因著我的出生，科技人員欣喜若狂，他們說：

　　　　「人類從此擁有上帝創造生命的權利與能力。」

　　因著我的出生，代理孕母在我額上矯情地一吻說：

　　　　「進入這行，穩賺不賠；快趁年輕，撈它一票。」

　　因著我的出生，我的基因父母鳴炮饗客，養育我的母親說：

　　　　「女人子宮可以外借真好。在這家中，我從此提昇了自己的地位。」

　　因著我的出生，我的老爺爺、老奶奶喜孜孜地說道：

　　　　「祖宗庇佑，後繼有人了。」

　　因著我的出生，我的基因父親悲喜參半地說：

        「終於可以耳根清淨地安心度日了。」

　　因著我的出生，前來道賀的親友杏眼圓睜地望著我，連連讚嘆說：

　　　　「哇！科技這玩意兒，好神啊！」

　　因著我的出生，我哭泣不已：

　　　　「因為我生在一個慾壑難填的世代。

　　　　　因為世人離棄了創造生命的  神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他們教導我，沒有科技的存在就沒有我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他們說：『科技是我的神。』」 





在流浪十月後，我哇哇墜地來到世間。回顧我的生命前奏，那是一首悲悵的《三

育曲》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「我在科技人員的試管中受孕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在代理孕母的子宮中孕育，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在基因父母養育下，度此一生。」

頌讚的喜樂歌聲已被驚心動魄的變調狂浪淹沒了。如今，心海裡迴旋蕩漾著五音

不全、顛三倒四的曲調，我終日低吟：    

「流浪的生命，四處流浪。」偉大的科技進行曲，四海飛揚。

註一：引用劉仲冬在《代理懷孕：女姓及醫療社會學觀》一文。

(刊載於《海外校園雜誌》雙月刊，第38期1999年12月)

